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

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报告在劳动就业、 人力资本、 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等领域有不少新的表述和部署。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和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劳动经济研究》 编辑部邀请专家学者

撰写了一组笔谈文章， 以飨读者。

把生育支持纳入民生政策体系

蔡　 昉∗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紧紧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 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 在这些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 与提高人民福祉对应的收入水平提高， 以及形

成与家庭意愿相一致的可持续生育率， 是两个有着紧密关系的任务。 这是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领域， 也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枝叶相连， 应该在促进共同富裕的

过程中协同实现。

按照二十大报告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有利于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 形成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既要借助人口横向流动这一途径， 又要求实现人

口纵向流动这一目标。 通常， 这种流动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 实现和衡量。 在阻

碍社会流动的诸多障碍中， 整体上处于拮据状况的家庭预算约束， 特别是以往关注较

少的家庭时间预算约束， 不仅应该名列其中， 而且应该予以格外的重视。 这是因为家

庭预算约束过紧， 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 也就是说， 家庭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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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难题， 最终将对全社会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所以， 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 需要

借助公共政策职能有所作为， 从制度安排上实现一劳永逸。
人口再生产职能的重要环节和主要活动， 通常落实到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 也

就是说， 在共同的财务收支预算和时间安排基础上， 家庭成员从事消费、 储蓄、 生育、

养育和教育子女、 劳动就业、 人力资本积累， 以及针对 “一老一小” 和病残家庭成员

的照料等活动。 家庭的预算约束， 通过对这些活动的影响， 可以分别促进或阻碍家庭

的发展。 家庭发展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流动性和居民收入质量的高低， 以

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成色。
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比重， 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来观察， 可以说中

国社会的主体结构还不是一个橄榄型， 很多家庭面临着偏紧的财务预算约束。 不仅如

此， 家庭的其他资源预算， 同样处于紧约束和紧运行的状态。 其中， 时间不仅是家庭

职能得以履行的不可或缺条件， 还通过其特有的一些性质， 对家庭发展产生影响。 由

于时间流逝的不可逆性， 所以， 每时每日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说， 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

源。 家庭生育、 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对父母生命的延续， 所

以是时间最接近于被再生出来的方式。 因此， 定量观察家庭的时间预算约束， 可以帮

助我们理解许多现象， 得出更为有针对性的政策结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２０１６）”， 以

及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我们可以实际观察 １５ ～ ４９ 岁这个生育年龄人

群， 特别是其中 ２０ ～ ３４ 岁这个生育旺盛年龄的家庭时间预算约束。 以年龄做基准的劳

动收入和家务劳动时间变化， 恰好可以反映家庭成员在寻求职业发展与履行家庭照料

责任之间的取舍。 鉴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男性的 ２􀆰 ８ 倍， 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

高水平， 因此， 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占比， 可以最恰当地认识家庭预算约束这枚硬

币的家庭发展侧面。
对个人来说， 无论生育期还是生育旺盛期， 在年龄上都是同主要的劳动参与期重

合的。 特别是在整个生育旺盛期， 个人劳动收入始终处于攀升期， 而一旦达到劳动收

入的最高点， 则仅仅能够维持数年， 从 ４０ 岁开始便迅速降低。 与此同时， 女性的家务

劳动负担也在攀升， 并于 ３０ 岁左右达到最高点， 在整个生育年龄都保持在这个高水平

上。 从表面来看， 家庭预算约束的拮据似乎是一个无解的两难。 一方面， 家庭需要兼

顾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双重职能， 对提高社会流动提出需求； 另一方面， 雇主追求劳

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 似乎也无可厚非。 找到破解这个难题的出路， 要求我们重新认

识人口再生产责任的本质， 重新定义家庭功能和家庭发展对社会整体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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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 即 “鲍莫尔成本病”。 威廉·鲍莫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ｕｍｏｌ） 曾经以表演艺术为例， 尝试解释一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滞后于

社会平均水平的现象。 与制造业所具有的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单位成本不断下降特征正

相反， 表演艺术的生产率始终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 结果只能是单位成本的不断上升。

不过， 既然人们对演出具有实际的甚至是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个行当的实际报酬水平，
仍然可以随着全社会报酬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 无论采取何种具体方式

解决， 表演艺术是依靠生产率的分享而得以存在的。

如果把鲍莫尔讨论的表演艺术改换成家庭发展中的必要活动， 譬如以家庭照料为

代表， 破解家庭两难抉择的思路就可以清晰起来。 不仅如此， 如果说社会对表演艺术

的持续需求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多样化， 人口再生产则关乎全社会的发展可持续

性。 虽然都要求对生产率进行分享， 前一情形仍然属于私人需求， 市场机制解决的成

分更大一些； 后一情形则涉及社会效益， 政府应该发挥较大的作用。 换句话说， 具有

社会效益的事务， 例如这里涉及的对未成年子女的照料和对老年人的照护， 自然不应

该让家庭独自承担。 对于照料工作具有的社会收益性质， 或者说关于把照料工作作为

某种程度的公共服务， 由社会提供或承担支出，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阐释。
既然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 纯粹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 则不足以保

障这种社会必要服务的充分供给。 而这种服务的供不应求状况， 常常导致该领域就业

活动的非正规化。 在很多情况下， 社会只能依靠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非熟练劳动者，
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满足对这类服务的需求。 这些新来乍到者通常接受较低的保留

工资和不尽如人意的工作条件， 从而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 与此同时， 这种非正常劳

动力供给的时间窗口也是短暂的。 一旦这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和更好的适应性， 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岗位， 需求者只好转向下一批新成长劳动力。
在这种条件下， 照料岗位必然会始终处于从业者报酬不充分的状态， 同时服务质

量也难以得到提高， 这个领域的劳动力供给愈加短缺， 导致家庭时间预算无法摆脱紧

约束， 总体上表现为一个恶性循环。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 是让照料工作乃

至更多的家庭发展活动获得更多的公益性待遇。 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路径和步

骤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步， 把目前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务劳动社会化。 其中的照料活动应该按照基本

公共服务的政策思路予以扶持。 具体来说， 通过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 鼓励发展托儿

所、 养老院和社区照料机构， 使成本真正降低到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 从而解放家务

劳动。 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不仅在于照料工作具有的社会收益性质， 还由于家务劳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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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可以显著增加经济总量。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 全国城乡居

民所从事的以家务劳动为主的无酬劳动时间， 相当于有酬劳动时间的 ６１􀆰 ４％ 。 这就是

说， 无酬劳动中任何一个部分为市场活动替代， 都意味着相同比例的 ＧＤＰ 总量增加。

第二步， 把目前家庭或者市场承担的部分职能， 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我

们先来认识以下三个特征化事实。 其一， 经济学家发现， 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与教育阶

段成反比， 即越是在低年龄的教育阶段上， 社会收益率越高。 不言而喻， 学前教育具

有最高的社会收益率。 其二， 相对于私人收益率， 社会收益率高的活动领域， 正是政

府承担支出责任之所在。 其三， 在较低的年龄阶段上， 照料与教育之间并没有明确的

分界线， 通常是融为一体的。 根据这三个事实判断， 以特定的方式把儿童照料作为基

本公共服务， 适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或实现这个阶段的全覆盖免费教育， 可

以显著缓解家庭预算约束， 同时达到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积累

的多重要求。

第三步， 营造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这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要求的内容之一。 除了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责任予以扶持之

外， 政府还应该通过监督法规的执行、 制订行业发展规划、 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

方式， 把促进家庭发展纳入自身常规的职能范围。 在中国， 社区是最接近家庭， 同时

履行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组织， 直接参与照料活动的组织和运行， 具有天然的便利，

也能够产生恰当的激励。 此外， 企业把遵守劳动法规、 承担社会责任和改变发展取向

结合起来， 把员工福祉纳入企业经营函数， 可以在拓宽家庭财务预算和时间预算方面

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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